

	

红灯区的脱衣舞厅
文/腾新华
　　
初来加拿大那两年，我经常由一位见多识广的女性朋友陪同，听音乐会，看芭蕾舞，参观美术馆博物馆，感受加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。有一次她问我，想不想去红灯区的脱衣舞厅观赏一番。
我被她的大胆提议吓到了，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，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传统的文化理念，什么脱衣舞夜总会红灯区，在我们这代人看来无疑等同于文化糟粕和洪水猛兽，在我的思维里，很难把这些东西跟一位东方文明国度里成长起来的人联系在一起。
她看透了我的心思，就对我说，脱衣舞是一种文化，是加拿大成人娱乐的特殊文化样式。蒙特利尔号称世界性都，是全世界性文化最开放的城市，在这里同性恋受到法律保护，同性恋村和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，成为蒙城独特的名片，这是因为根据加国宪法，每位公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存取向。在这种性文化的大背景中，脱衣舞厅雨后春笋，应运而生，风起云涌。她还说脱衣舞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脱衣舞厅作为成人娱乐场所，可供人们工作之余跑来放松一下，饱饱眼福。最后她居然宣称，脱衣舞还是一种艺术，是生产力，可以极大地刺激旅游业，增加就业和社会安定，好处多多，不一而足。
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倒腾来这么多奇谈怪论，不过仔细想想，这些观点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她仿佛看出了我的犹豫，笑着说，要不咱们就走一趟？
我们披着夜色，穿过繁华的街市，来到一座灯火辉煌的高厦前，它的整个二层就是蒙城红灯区最著名的脱衣舞厅。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闪烁烁，勾勒出一位脱衣女郎的魔鬼身材，她一面向你翕动着血红的双唇，一面不停地朝你飞着媚眼，仿佛下定决心要把你勾进舞厅，不达目的，决不罢休。
我们用十加元购得两张门票，在保安大哥的引领下走进舞厅，他为我们找好座位便悄声离开了。这些保安大哥个个人高马大，膀阔腰圆，但却并不如我想象的那般凶神恶煞，他们文质彬彬，笑容可掬，礼仪周全，身着礼服，扎着领结，衬衣袖口上闪亮着金纽扣，举止优雅，风度翩翩，一个个就像气质洒脱的外交官。紧接着酒神降临你的面前，一位婷婷玉立的美女托着一排玉立婷婷的高脚杯为你斟酒，红酒十元一杯，啤酒十元一瓶，原来脱衣舞厅具有惊人的啤酒销售量，此乃啤酒促销的最佳形式，也是脱衣舞厅财源广进的主要渠道。
加拿大的脱衣舞厅有一整套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法规，用以约束顾客与舞女，从而规范双方各自的行为。例如严禁未成年人进入，谢绝酗酒者、衣冠不整者、行为不端者入内，场内严禁拍照，不准触摸舞女（或顾客）的身体等。偌大的舞厅内，场面虽火爆，秩序却井然，观众或欢呼或狂叫，或拍手或跺脚，或欣赏优美的舞姿或扫描性感的胴体，或与舞女饮酒或与女友窃窃私语，一切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，没有打架斗殴和野蛮行径，没有污言秽语和不良举止，这些都是我始料不及的，此行果然是开阔了视野，增长了见识，领略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的文化。至于那些可爱的观众，有的西装革履，有的随意休闲，有青年情侣，有中年夫妻，也有白发苍苍举止庄重的老者，我还看到一位先生坐着轮椅被夫人推进舞厅，很快便有一位妙龄女郎走上前来，为他跳起了桌边脱衣舞。说到底，脱衣舞不过是人的合理需求满足和被满足的过程而已。
舞台上的表演渐入佳境，一个个光彩照人的性感女郎依次登台，竞相献艺。她们身材窈窕，面容秀丽，举止妩媚，仪态万千，她们有诱人的丰胸和美腿，有燃烧着激情的灼人的目光。她们当中有青春少女，也有半老徐娘，有专职舞女，也有大学生和留学生，由于加国法制健全，舞女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，吸引了全球特别是东欧和南美的脱衣女郎。
突然，舞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狂热的呐喊，原来是一位叫朱丽的舞星登场了。她身材婀娜，凸凹有致，风韵十足，秀色可餐，她拥有白皙的皮肤、鹅蛋形的面厐和丰满的臀部，硕大的乳房拔地而起，咄咄逼人，金色的长发披散着，瀑布般垂落肩头，看上去活脱一个人肉炸弹。此时场内灯光逐渐暗淡，音乐时而象晚风在呜咽，时而象海涛在奔腾，朱丽呢，时而翩翩起舞，那舞步如同芭蕾般飘逸，时而暴发出一连串前空翻、后空翻和侧手翻，使你相信她是一位曾经的体操运动员。接下来她开始表演钢管舞，她以钢管为依托，将舞蹈和体操巧妙地揉合在一起，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，当身轻如燕的朱丽顺着钢管从高空坠落下来，全场发出一阵尖叫，接着就是雷鸣般的掌声。最后，脱衣舞的华彩乐章出现了，朱丽伴着音乐的节拍，艺术地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，当她把性感的内裤扔给台下一位青年观众时，全场又暴发出阵阵开心而友善的笑声。此时此刻，只要你是一个健全的人，我敢说你的目光无疑会定格在那美妙而诱人的胴体，那是人体美和人性美，我们欣赏它，正如在美术馆欣赏裸体画作一样。
赤身裸体的朱丽正要下场，一位青年观众嘴里叨着一张钞票躺倒在舞台上，朱丽立刻扑在青年身上，口对口地叨走了它，这是舞女赚取额外收入的方法之一。另一种更加刺激的方法，是舞女为顾客单独表演，脱衣女郎会把顾客引进舞厅内的小房间，躲开众人的目光，为他尽情表演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这种单独的表演与加国公共礼仪的律法并无抵触，与日益开放的道德观念也不构成冲突，何况加国的脱衣舞厅有明文规定，不准触摸舞女，当然也不准相互触摸。不过我想，顾客和舞女作为成年人，如果他们两相情愿，在众人的视线之外做出一些什么动作，就算是法律也无能为力，鞭长莫及。
这时，那位可爱的女性朋友向我提出一个可爱的问题：如果有一位脱衣女郎打算把你领进那神秘的小房间，你会跟她去吗？不等我回答，只见身着三点式的朱丽轻盈地向我走来，她千娇百媚，风情万种，全身散发着透骨沁髓的香气，含笑对我说：“我愿意为你单独表演脱衣舞，希望你不会拒绝。”
我会拒绝她吗？其实，我心中已有答案，只是我不想说出来，因为我打算让读者自己去猜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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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  惯
文/古沙

习惯是长期形成而不易改变的风尚、倾向或言行。
习惯一旦形成，会是一种惯性的力量，能让人按定势行事。老马识途，是习惯了的缘故。有歇后语：吃饭拿筷子——习惯。说得形象。
人有习惯，社会也有习惯。习惯之始如蛛丝，习惯之后如绳索。习惯，会形成一种势力，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可怕的，故有“习惯大于法律”之说。习惯，有好习惯，也有坏习惯。好习惯，如勤奋、节俭、助人、锻炼等；坏习惯，如偷盗、骂人、随地吐痰等。随地乱扔杂物就是一种坏习惯。有这样一件事：
 一位富家小姐在车内吃香蕉，发现香蕉腐烂不能吃，很随便地扔到了车窗外。
某穷人家的孩子经过那里，拾起那香蕉吃了，结果这个孩子吃坏了肚子生病了。当天晚上，富家小姐父亲的工厂里发生了火灾，物品全部被烧毁。因为当夜值班的警卫临时离开。他离开是因为他的孩子吃了捡来的香蕉。这场大火，给富家小姐家带来严重的损失，是那小姐不良习惯造成的。
在国内，上公共汽车不排队让我形成了挤着上车的习惯。来到加拿大，一次上公共汽车我抢了先被司机伸手示意阻止了。我这才猛醒，这不是在中国，是在加拿大。我赶忙说sorry（对不起） 去后面排队。我站在那里心里很是后悔。并非我不愿遵守社会公德，而是我不好的习惯使然。
有一次，在蒙特利尔的地铁列车车厢里，我看见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面孔是亚洲人，中国人？韩国人？日本人？她不说话我不知道。老太太吃完香蕉后，她把香蕉皮很随意地弃在了座位下面。地铁车厢里很干净，我看着那两个香蕉皮太刺眼了。香蕉皮，污染了车厢里的环境，我感到浑身不舒服。
“Oh, ”一老外瞪大眼睛，发出哀叹，“like this? To my surprise（啊，怎么这样？太不可思议了）!”
“去把那两个香蕉皮捡起来”我给小孙子说，“用这纸包着，下车扔垃圾箱。”孙子走过去，捡起了香蕉皮。那老太太看见孩子捡香蕉皮，感到不好意思的神色。我想，老太太随手扔东西会是她的不良习惯吧。
习惯，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。很多人的习惯，能看出一国人的素质。
我曾经住过简易楼房，那楼梯的设计，与人们习惯转向的方向相反。因为楼梯违背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转向习惯，弄得很多人多次碰壁。这是违背了习惯的缘故。记1962年语文高考作文的命题是：习惯。我想，这个作文题命得好。考生不陌生，人人能写，但要写好不易，容易写得流于俗套。
我喜欢写作，写日记，写稿子，也可以说是个习惯了。儿时的我曾经的理想是当个作家。社会的现实击碎了我的作家梦。历次政治运动中，我看到不少的作家因作品而被批判，被划成“右派”。吴晗、邓拓、廖沫沙被批判为“三家村”，也是因为他们的“燕山夜话”文章惹来的祸水。
我听人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一部作品，会让它的作者走向毁灭。”社会事实让我相信这句话。担心招来灾祸，“文革”中我烧毁了自己写的不少日记和文章，也烧毁了我青年时的梦想。退休后我来到了加拿大。环境改变了，我开始写文章记录生活。写得多了，我也成习惯了。发现好的选题，我会习惯地坐下来动笔写作。
“爬格子”给我带来精气神，我在这种习惯里享受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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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和云
文/索菲

风说
走吧，快走吧
跟我去    海那边
那里的空气更自由
那里的景色更迤逦

云说
等等，等一等
我看见    那一片
干渴的土地
舔着皲裂的嘴唇
祈求一滴水珠

云
遂把自己
化作水珠
把那皲裂的双唇
慢慢吻湿

风
继续吹……

风有风的方向
云有云的归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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